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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好的首相〉的翻譯看文學翻譯

張寫蜂

香港壤市建工學院廳用語言學系

〈好的首相) (y，榔 Prime )\,finister )是英關堅實播公司所拍的電視連續劇，

是諷刺英關妝客的愚昧無能、股爵的官僚作!戳，以及播縛官場中的種轍醜行。情都精

出，懿白紙鮑幽默 ， PJf t.l::f沒發觀眾歡遍，曾經在五 i “今鱗獨家和地I茲繳麟，在英

國更是教治家和晶織合務員指當必、看的僅在自〈繡說在香港也一樣)。另外，上梅電視

台曾經在1988年刊 ，不知議後來播賠了 。

同時，作者又把劇本改寫壞小說，以苔招 B言己的形式出版。@

本文的目的競把筆者翻禪混鄧小說的貨蝕，跟現在的…臨翻譯理論互相印證。 φ

〈好的首站〉的翻譯困難主要去設立化隔聽和警鞠語，下頭首先談談我1瓷器樣擇理

這兩方醋的總題的。

凡是觀主鵬有鱉剪輯係的業化問題，當然，必須向讀古緩解釋清墊。不然的話，

讀者欣賞的地方，搏霓讀者都看得莫名其砂，味如嚼蠟。 議幟，載有選臣表哥哥幽默風趣

的風格，等於是說不府、於原薯. t說不息於讀者。按當此，我不得不在譯文中加了不少注

牌。

但是，住蟬j通常比較柚!嫌，對讀者的耐機發求很高，不11:加得太多。所以，有時

候必須在在文中期比較生動活潑的方法加以解機:

It's a great policy. A new deal for BrÏtain. 1 sha lI call it my Grand D秒

sign. Hacker's Grand Design. 1 already have notes for my House of Com恥

mons speech in which 1 shall outline the whole concept: ‘From time to 

time , in our great island story, it falls to one man to lead his people out 

of the valleyωf the shadows and into the broad sunlit upland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V.I, p.69) 

道一段是說啥寬(詩acher )剪輯接納了顧問的建議，快能取措i句凳轍購買三叉

載導彈系統，把省下來的150種英錯用來加強常攪潛力，同時核續接務兵f控制，一方

前大大陸龍央樂率，另 4方吾吾護青年人有機會學習女化知撮， 自以為英明緯大，

自禁地指做了羅其幸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牙慧、( new deal 和 the broad sunlit 

uplands) .為了讓賽中商讀者能夠稱為領略其中興辦，翻譯的時候只好r1Jo料_j ，參照

原文的體殼，自己創作兩段續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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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一項備大的政策，是英闊的新紋。(騙者按:哈兒很希主黨給自己聽造一

個羅斯織第二的形象。〕我就把阱散裝鸝大計，哈克的君主聽大計。我準偏

向下譏院發裝盤錯構想，連喜獲替大織都懶好了 r在我們站(自偉大廳圓的體

史上，有時候需要有一聽人站出來，辦領人民能陰暗的潔谷走上和平、繁榮

i鑫條陽先發鼎的難駐大道。 J [驅者被:哈兒更希黨給自己頭護法一個邱吉爾

第二的影袋。)

j這種解釋方法的好處是可續性比較醋，高技跟原文的筆謂是一致的，不會破壞發原

華擎的統一憾。當然，選賽也可以用「揮者按」喘不駕「編當按J ·時是這種做法雖然何能

比較「聽講J ·去口制乎有點節外生枝了。

章於E民主黨露無鶴的?文化鬧聲援，但如也向樣捧一解釋，就未微小題大做 T 0 賽知

道，出於譯文:賞者不熟悉原語文化，理解負擔必然比原文議者大;所以，為了適當械

戰譯文諱言蟹的理解負擔，維持飽ír穹的閱攜興鶴，一些無關重要的姆節大可簡化甚至笠捌

賊。

假如海及文化搞闊的那分組往不能單純直譯，雙雙關語就更加擺攤富麗活揖璁了。

體體諒常常被認為是最難翻譯甚至夜無法觀蟬的， {迅其實只要滯者敢於略為改動嘿

，往使能製造船扭碼，是對位於療設的體關識來。假l船，本書纜乎每一黨的最後一句

對台都是Yes， Prime Mini日t缸，那遺體Y喲，並非離次都能!順順當當總娟同樣的字眼

來翻譯，但是假如譯法不統一，就會破標踩著的鸝會ftJ性，所i又有時餓只能改酷原文，

才能統一用“好的，首相"來翻譯這句話:

( At that mone肘， with Bern為rd all dewy-eyed with gratitude, the 

phone rang. 1 grabbed it. Nobody there. Humphrey coolly pick叫 up the 

other one. ‘Yes?' he 話aid. ) 

‘Yes...yes...yes he's here...I'll tell him: 

He rang off. 1 looked at him. 1 couldn't speak. But wrítten all over 

my face w的 the question: was it me? Was 1 unopposed? Had 1 reached 

the top of the greasy pole at last? 

至 Yes-Prime Minister，'開id Humphrey. And 1 fancy that he looked 技t

me with new respect. (V.I, p.58) 

鮑掛上了。我望著飽，說不出話來。可是問題位經寫在我臉上了:是好

消息、嗎?是我嗎?是等額選舉嗎?我!聽到棒子頂上了嗎?

“這消息是"我只能說出半句話來。

“好的，首相'"獲弗泰說。我覺得起露制了一點男臨絕寰的表情。

一段是說，首相辭職以錢，當時出任行故事勝大區的哈克希黨執政黨內誰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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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人當做躍人隔不品進行瞬選，結果如願以懺。為了侃道冀的Yes譯為「好的」

就只能在前輯安排啥克說出半句話來了。

，一{間譯者總有恤的問限佳，翻禪體關諧的或功率總不可能讓3.'IJ百分之一

宙;而體關語翻持不出來，有詩棋會使譯女出現破綻，上女不樣下理，令講者覺得真

名義妙。

j護種情況，譯者不能不設法擺理。錯鱗聾的辦驗是加…值達軍事，說明原女有雙關

;有一些艾略戰譯作晶甘正確實是還樣殼的。可是我覺得，報如這種方能損害了譯文

的聲術性，令讀者感到索然無味，浦路a便譯文續接只覺依附於際艾布存在的東西，沒

自己的生命，那就放不可取了。

比較好的辦法是譯漪「白盛其說_j .就是改動J:: T女. 1質拇女在投草書體關甜的情況

下依熬接連通JI[露，投有被籬，只覺少了一鱗鱗默之蟬那已。

但是如果連自鞠其說也微不到，而且I!IJIJ掉纜聽話也不會破壞上下文的躍質性，

於作品的三位牆也不會溫濃重大的損失，游戲可以考鷹目的轉機警聞語有關的都分。

概慷粗略的估計. <好的首相〉一書中，文字讚轍有土諒處(也說I能不11::) ，我

的番審譯成功率可能是八成多(其中一都分可能說有原文橋梁) ，刪掉的則有卡纜。

這樣一來，我的譯文的懿籲價值就蛇不上要艾女了。為了稱萬輛犧這種損失，我就

按照嫌女的風格，在鑫當的地方「舔梁加拼命尸自巴創作了…控體關譜和笑料。

例如原著多次諷刺黨關以大數小的外安放籬，所以我也拿獎罷盟務院還{齒不合常

蟬的名稱來開玩笑，在提到癸闢圖發臨的地方( V.I, p.162 )加…個注重事，說那是

門負責他聞事務的都門」。其簣，我本人對於獎臨的外安做策並律有那壓反

個注腳完全是做於對原作者立場的尊重。在聲音(i譯文中，我自己創作的雙鶴諧和笑料

約有二、三三卡靡。

此外，在處理文化罷攪和雙雙關諾方醋，我有時棋盤揖罵了一扭「能欒換牲一J的方

法，號就是一韓所說的「換仰JJ .比如罵中翻讀者熱悉的問方事物代替中盟讀者不熟悉

的西方蔡輯，織各自倉lJ一儷雙輯錯來代替原文無法翻譯的雙鴨語，但是這里載本舉例

說曉了。

除了艾先隔閉和體觀諾克外，邊有…點{攪得討論的，就是發現原著;有缺陷宏、聽

靜。

〈好的首相〉的原蓉，在格式、日期、人名等方服都偶奮發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我

紹信這只是﹒作者熱心之失，而且在進樣一部將財二十寓竿的黃鶴拉著之中，錯誤也是

在所難免的，我認為講者沒有必、要而鼠也不應該保留這也錯誤，長持以凡是我宮發現了就

且可以絕對背控是錯誤的地方，都不動聲色地作了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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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上丈提到，本書幾乎每一葷的最後一句對自都是 Yes， Prime 

Minister 0 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在十七章之中，唯獨第一譽的第三章和第八章例

外。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缺陷，破壞了全書在結構上的完整;我實在不願景看

到自己的譯文里面也有這樣大的缺陷，所以改寫了這兩葷的結尾部分，使最後一旬對

自都是「好的，首相」。

上述這些對於文化隔閔、唾關語和原文缺陷的處理方理，相信可以提高譯文的整

體墨術價值，使之接近甚至略為超過原女的整體藝術價值;但是，這些方法里頭，是

否有一些已經超出了翻譯者的權限呢?這就可能是有爭論的問題了。

我認為，我處理文化隔闋的方法，跟奈達( Eugene Nida )、金健等人提出的等

效翻譯原則，大體上是一致的，因為不解釋、不換例、不簡化，就不可能達到等效;

大概只有添加編者按的做法可能有問題，不過我認為這只是〈論翻譯〉一書中所說的

「明確交代原文結構中隱含之意JQ)的手法的延伸 或者說是靈靈活運用吧，所以應該

不會超出翻譯者的權限。

至於改動原文以便翻譯豐關語的做法，大概也不會引起爭論，因為如果不這樣

做，絕大部分的體關語都不可能翻譯，那又何來等妓呢?

但是刪掉無法翻譯的唾關語，就似乎沒有哪一位研究等妓翻譯的學者討論過。這

大概是因為譯不出警關語，就談不上等妓，所以不在等妓翻譯的研究範圍之內。我個

人覺得，迄今為止的等效翻譯理論研究其實有一個空白。從理論上說，譯文跟原文大

致等效，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等致的情況下，譯者可以怎樣做

呢?這方面的研究叫乎就很少了。

在這寞，我只想指出，刪掉譯不出來的體關語，是各種不等致的翻譯方法之中最

為等效的一種。

添梁加柱、自創豐關語的做法又怎麼樣呢?等妓翻譯原則的提倡者也沒說過。假

如以現有的等妓翻譯文獻作為法律來控告我越權，那麼我大概只能認罪了。不過，根

據我的印象，等妓翻譯研究到目前為止，焦點是集中在字旬章節的對等關係。當然，

假如每個詞語、每個旬子、每個段落都達到等效，那麼整篇譯文也很可能跟原文等

妓;可是如果譯文的某一部分比原文差，男一部分比原文好，加起來的整體投果大致

對等，那是不是符合等效原則呢?我看就算這不是理論上最好的等妞，也應言是符合

等妓原則的基本精神的。

最成問題的大概是消除原文缺陷的做法。研究等效翻譯的論文，似乎都有一個不

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原文是完美無缺的，所以也很少提到原文有缺陷的時候怎樣處

理。可是嚴格來說，原文效果不好的地方，譯文當然也應該投果不好，不然就不是等

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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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世界絮，需要翻譯的東話往往有或多或少的缺駱寧尤其是一照黨鼎的文

字，例如連聲品誼明、宣傳資料等等，用毒一鱉實用文字的翻譯誨， ;.通常都有置疑投進行

藤正甚至激詞，消樣原役的缺陷。如果說，等效的間標f應該通則於一切種觀的翻

心，那麼j鑫蜂譯者的做掛就不妥當或者不屬於懿諱的範鵰了。但是校實體中宣豈不

能有惜這種做法的需要，無擁實用翻譯或者生舉翻譯都一樣。

墊上述這些場辦i改動的做法，大致上都麟於結馬克( Peter Newmark )提

出的 ( communìcative translation )的範疇。

組馬克指出，溝通觀譯是為假設的一大讓界限不明的織者報務的，所以講者在實

照上拉語義觀譚( semantic traosl叫00 )的譯滋有較大的自由。'立說進仔轉攝翻譯

「力求用自己的語言寫得比療文稍為好一些J念，並且麟線內戰正』寫得不好

以及不正吾家的都分_j 0 (j) 

不逸，緒，馬克並不認為轉灘翻譯通用較所有的文學作品。他把諾鑼( text )分

、錯事、感器( expressive ' informative ' vocative )大類，文龍女舉分為嚴

肅文舉、流行文學輛大轍。最讓女舉囑於表情諾擒，體該採用磁讓觀譯;

屬於感召譜灘，應該採別轉過鸝譯;間結繞叡譯和辦雌翻譯的分別，大致上是

向作者，後教師向讀者。@

統馬克雖然沒承認語篇很少純粹屬於某胡績顯塑，但是艾認為「嚴格來說，憨召

語篇和敏:察語篇並沒有容納表情功能的鹼地_j@。講峰說來，戰撫文學和流符文學就

是截然不闊的糊個模型了。

於是，我鸝鑄〈好的首相〉的將按採用的一蜂處理方法責任杏眼種馬克的單論一致，

就呢?駁說乎這部作晶究竟是接奮戰文嘉興還是謊話文學了。

多文學作品都是旺嚴肅文流行的，前且有錯作品可能比如的作品更加蝦

，同時又聽加繞行，所以把文學作品分媽麒肅和繞行間楠，看來並不十分科學。

〈好的首相〉來說，鑫都作品無踐卡分流行，句是叉有一個嚴肅的主題，立在

不是章程解娛樂讀者的，孺且我認鵝很有藝書長H盒，所以也應該視為顧肅文學。

我的處理方法有些等於紐馬克所說的辦攝翻譯，有結數輯於語載翻譯，布什體時f侯接

用哪一種翻譯方法，要考反響、許多方面的因絮，故不是單據顧肅和流佇的分別j就可以解

決的。

由於過分強調忠、於原文衛戰造出質量欠缺的譯文，混樣的f亨豆子似乎不少，

問看來也有不少人認為，女學觀譯上七際文菜是值得要表諒的。要是滋憬，那麼譯文比原

文好不是更加值得原諒嗎?

己見以為，數交嘉獎翻譯而言言，等按原則大股上是正確的，但是蔥該擺擺點放在整

體生女果的對等上，並且容許譯者有朔:聽…點發揮館人風格的自，此外， j'題應該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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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寫懿梅攬疆的對等。

要i棄對j混個藝我1.1等值的目憬，路發要做霎時三件事:第一，盾、於作潑;第二二，跟作

;第三，敢於眼作者比賽，就是說，你寫得好，我聽翻繡得比你更好。

，假如原文是一流的女機作品，譯文要比原文好聽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譯

自己訂下一個較高的路轍，給自己較大的自由去發揮，縛了設立才能達到跟原文

活似的醫辦水平。不過，體如諸文鶴的注原文好，聽憑我看無論鵡擇這雪白日著想還是

，都是一件好事，仔仔仰者大概也不會冕哩。揮反緒， f授認譚立主仁黨支差很

，聽聽作者大概是不會感激譯者的一I忠心的。

我並不是說改良原文可以投有限度，也不是說我所提出的翻禪原則和方法是唯一

的成者最峙的原則和方掛;我只想說，文學翻譯可以有不間的照則和方法，翻譯者應

自由，同時以「苦苦眼所需J的態度對待各種翻擺擺論。

(本文!索馬 1990年G 月 23心路曰:安機城市彈一工學說「縷諧與英語理論和應用研究盟顯舉

宣讓講文，本乎可聽眾姆雷各有是總裁。〕

CD Jonathan Lynn & Antony Jay, Yes Prime Minister. London: BBC Books, Vo l.I, 1986; 

Vo l.l I , 1987. 

譯作選段以{是的，

28期 , 頁81自倍。

名，發表於{譯海) (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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